
老槲树下
赵全国

! ! ! !这些天，人们相逢
必说一个字———热。热
自然是热，但比起插队
“双抢”时的热，我并不
觉特别难熬。回想起高

悬的火轮，心中就出现一株槲树，陡然生出一片绿荫。
在几百亩地块中，唯有它高擎着巨伞。下午，我们

总会挑着谷箩聚集到槲树下，享受这片刻的阴凉。奇
的是，越是烈日喷焰，它越是枝叶繁茂，苍翠欲滴。树
荫足足能庇护十几个人，树下宛若仙境，是遮阴最好
的地方。头顶浓荫，四周通风，岂是空调可比？有老表
打起呼哨，招来阵阵凉风。可惜农夫们没福在仙境久
呆，很快就投入到被炙烤的大地。

那年还乡，问起老槲树，老表淡淡地说，枯死了，
烧了。我如闻远亲老爹的噩耗，一时竟无语。热不热，
想想日下禾；苦不苦，想想老槲树。我不再过于抱怨天
太热了。

在小区为上海中心留影
万跃申

! ! ! !五年前搬入
新居，小区虽离
黄浦江有相当距
离，但楼道阳台
处却恰好能够看
到金茂大厦的身影。几年来，进出小
区，每天都要和这个标志上海高度的
伟大建筑物照面。

没留意是从哪天开始的，
金茂大厦的身旁忽然多出了一
个身影，又一建筑高楼出现在
我眼前，渐渐长高，渐渐超越了
金茂大厦的高度，成了标志上
海新的高度的建筑大楼。了解下来，原
来是正在建设中的上海中心。建设中

的上海中心，顶
端有数台吊车，
长臂舒展，与云
天呼应，好似楼
顶绽开的一朵莲

花，很矫健，很妩媚。
!月底，我听说上海中心大楼很快

要结构封顶，楼顶用作施工的塔吊也会
撤走。带着一丝不舍，我拿上相
机，上到我们小区楼层最高处，
尽情、尽心地捕捉带着特定时间
意义的上海中心的美好景象。而
我的心里，涌起的是对拥有建成

后的上海中心的上海浦江景色的更美
好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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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鼻夹能增高鼻梁吗!

宋安堂

! ! ! !暑天大热，我接待了一名大
学生患者：她的鼻子有变形，又
红又肿，局部皮肤和肌肉有坏死
症状。我看不像鼻子受到外伤，
疑似用隆鼻夹不当所致。我问患
者：是否用过隆鼻夹？她不好意思地
说：听朋友说，用非手术方法可以增
高鼻梁。广告语声称“每天使用 "#分
钟，经过 "$%个月后，鼻梁增高 &$

'((左右，明显变得坚挺，美观”。于
是，我花了 ")元钱从网上买了一个
隆鼻夹。先夹了 *#分钟左右，就会感
觉疼痛，好像有点效果，连续
用了几天，每天一小时以上，
鼻子变成了这个模样……

时下，有些求美者试图
用非手术方法改变容貌。她
们从网上购买了各种整形美容产品
和医疗器材，自己动手整形。这是很
不可取的。其中有不少存在健康和
安全隐患，甚至可能造成肌肉坏死。
这名女大学生患者的鼻子发炎，就
是使用隆鼻夹不当所致。
人的鼻子不是橡皮泥，捏捏就能

塑形，隆鼻夹能使鼻梁增高，“纯属
忽悠”。因为鼻子由皮肤、软组织、骨
头和少部分肌肉构成，从科学角度讲，
无法通过“夹”的方法来提升高度。从整
形医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在 "'岁
后，骨头和软骨就已经发育成熟，特别
是鼻部的硬骨，想让鼻子变高，除非借

助手术，其他借助外力、仪器
等方式是无法改变鼻形的。通
过隆鼻夹来增高鼻梁高度，
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鼻子
还是个敏感区域，含有较多

汗腺和皮脂腺，也是粉刺、痤疮等的
好发部位，紧贴压迫时间过久或局
部抵抗力低时，可能容易引起这些
部位出现毛囊炎加重等病变。
隆鼻夹的作用，是在有的求美

者在做了隆鼻整形手术后用来固定
形状的。可以影响骨骼发育的形态，

但这种方法需要很长时间的。
没有做过隆鼻手术者，隆鼻夹在
增高鼻梁方面不会有任何作用。
还值得一提的是，鼻子漂亮与否
并非只取决于鼻梁的高度，而是

取决于鼻尖的形状，因而不能将鼻
部整形简单等同为增高鼻梁。

那么，在 "'岁以前，使用隆鼻
夹就有效吗？从儿童时期就开始使
用，或许可以影响骨头和软骨的发
育，却未必能塑造出漂亮的鼻形，而
且隆鼻夹长时间紧贴压迫鼻子，可
能影响鼻子局部的血液循环，容易
造成痤疮等皮肤病变。严重的，容易
造成呼吸困难、鼻部充血、斑痕、水
肿甚至缺血性坏死等后果，长期用
还会使鼻组织和皮肤受损伤。有的
人会发现，使用隆鼻夹后，在短时间
内鼻子好像有点增高，但这多半是
因为鼻子被夹肿了。
鼻子整形，千万不要自己动手，

小心隆鼻夹夹出病来。
!作者为解放军 !""医院整形

外科副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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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耿林莽，是 *#

多年前我跟着中国散文
诗学会会长柯蓝在京城
和各地，为推动散文诗创
作四处奔忙的路上。柯老
的那本散文诗《早霞短
笛》，我在五十年代就爱
不释手地读过，熟记书中
的许多篇章和名句。现在
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自
然很幸福。正是在
那个“文革”后蓬
勃兴起的散文诗
创作普及的岁月
中，我在柯老的引
领下有机会和郭
风、莫洛、奢岸、李
耕、许淇、徐成淼，
也包括耿林莽在
内的一批散文诗
创作前辈，有了一
些接触。至今我都
十分珍贵地收藏
着他们的一些手
稿和信件。记忆犹
新的是，柯蓝同志
在为《耿林莽散文
诗新作选》写的序言中，
有这样一句话：“耿林莽
这个人鬼得很。”其实这
原本是耿林莽形容自己
的一句俏皮话。何为
“鬼”？耿林莽做了这样的
解释：“鬼就鬼在不肯老
老实实地‘从一而终’，经
常‘见异思迁’……我不
尽热心于追随某一种流
派，不愿给自己‘划线站
队’，套上一根绳索。我觉
得一个作家应追求的主
要是独创性。继承、借鉴

都是为创新。我说过：我
尊重传统中的一切精华，
却不认为任何顶峰是不可
超越的。”耿林莽的这些
话，均见于 "+))年他写的
《我与散文诗》一文。
“耿林莽这个人鬼得

很”，一个“鬼”字价值千
斤。何以见“鬼”？他认真作
诗，会和诗，在诗中给读者

留下的空间和想
象，是许多作者心
里所有却是笔下所
无。就说他那首《骨
头，骨头，骨头》吧，
我早些年就拜读
过，一直过目不忘
地记住了那句诗：
“没有人怒发冲冠”。
这伶俐锋芒的话直
戳人们的五脏六肺。
不仅使南京大屠杀
纪念馆那“二十万件
出土文物”为之震
颤，更让今天的国人
不能不陷入深深的
反思。“岳飞的后代

子孙，以鲜血在江上，涂写
一阕《满江红》。却
没有人怒发冲冠”。
“骷髅不是商品”，
不需要解释。当年
的二十万人没有
一个“岳飞”站出来，那么
今天的亿万中国人会像
“岳飞”一样挺身而出吗？
“怒发冲冠！”耿林莽在《骨
头，骨头，骨头》里的这声
呐喊，会让多少长眠中的
中国人惊醒。读这样的诗，
我们自然会得出启示：诗

歌是诗人和大众共同创造
的。一个伟大的诗歌时代，
必须是诗人和大众同呼吸
共命运的时代。诗歌要走
向大众，诗人就要具备打
通自我和社会生活、个体
和群体精神世界联系的能
力。
这就是耿林莽，“这一

个”耿林莽。他不愿意给自
己套上一根绳子，他总是要

挣脱束缚去超越，
超越别人，也超越
自己。)'岁高龄
了，还是不改这样
的个性，继续超越

着。更可贵的是，他和全国
数十名散文诗作者一直保
持着密切的联系，给他们写
信谈诗，评价他们的作品。
《文学报》、《散文诗》、《散文
诗世界》等报刊，都给他开
辟了评赏散文诗的专栏。

"++)年 ,月，四川文艺
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散文诗
集《遥远的拉萨》，我寄书给
他，求教。他即刻回信，信中
在写下我散文诗“坚实、质
朴、不当雕琢和浮华，没有
时下流行的某些人的矫揉
习气、脂粉气和盲目玩弄现
代技巧”这些鼓励之后，坦
率而诚恳地提出了希望：
“我以为在此基础上拓展，
有选择地接受些现代技巧
为己所用，或可能有助于您
所说的‘审美享受’的提高，
使散文诗更丰富高姿。同
时，思想深度上也有待于深
化，不要停留于表层的浅尝
即止，尤其，生活中的底蕴，
某些忧患的、人民生活深处

的痛苦与悲剧性素材，以及
光明照不到的某些东西，亦
可摄入视野和思索圈中，或
许会使您的散文诗进入更
宽厚耐读的新境界。”
我想起了耿林莽一章

诗中的一句话，很是喜爱，
便以此作为这篇短文的结
束：“我来到世界的时候，
太阳落山了。我降生在黑
夜的怀抱里，我染上它的
忧郁。”耿林莽是带着多
么迫切而重大的历史责任
在写诗。我理解了他作品
中多次表达的那些悲剧
美、阴柔美！

幽韵!剪纸" 夏贺新

月儿弯弯照故乡
叶良骏

去年农历七月初，我在故乡。因造植
物园，我们世代居住的“老鹰湾叶家”将
从地球上消失，割舍不下那份牵挂，我想
在老家住一夜。
那夜，住在连升太公的小儿子家。第

一眼见到那小儿子，我吃了一惊，他和连
升太公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小时候，因
体弱，阿娘总在夏天的清早，带我去采集
芋艿叶子上的露珠当药引。每次，总看见
太公或拾草，或锄地，或捡田里小石头。
有一天，我们起得特别早，我在河边捡到
只鸭蛋，还没来得及
高兴，阿娘就一把夺
过去放在原处。连升
太公走过来了，他
说：“小娘（女孩）呒
没用场，又生病了？”太公把蛋塞在我手
里说：“露水炖鸭蛋，补的。”太公家养鸭，
还雇了“养鸭郎”，族人怕鸭子乱下蛋，分
不清谁家的，干脆都不养鸭。可见家大业
大的太公有点霸气，但我从未看见他凶
的样子。他，布衣布鞋，整天忙个不停，完
全像个“田头”（农民）。今天，他亲切的面
影和他小儿子的重叠在一起了。

按辈分，我该叫那小儿子“公公”，他
说叫“叔”吧。叔坐在小凳上烧火，烧的是
一根长木头。以前，乡里都烧稻草，现在
老家不种水稻，当然没了草。叔的脸被火
映得红彤彤的，他说起阿娘生前事。农忙
时，他的儿女无人照看，阿娘自告奋勇代
他们带。有时午饭来不及做，孩子就在我
家吃。那时有定量，孩子吃了阿娘口粮，
她就只好喝菜糊糊。稻草也定量，不够
烧，阿娘自己喝生水、吃冷
粥冷饭，但孩子总有热饭
热水。婶说，要给你阿娘一
点钱，她从来都死活不肯
拿，真正好人哪！阿娘已走
了 &'年，还有人记得她，
心里热热的。
晚饭后，听着哗啦啦

的洗牌声，想起阿娘几十
年孤零零一个人住乡下，
只能靠打麻将以解对儿孙
的思念，心里酸酸的。她眼
睛不好，常因看错牌而输
钱，是十赌九输。乡人忠
厚，后来都不再找她，她虽
抱怨，但不再上牌桌，我开
心极了。当年的我太年幼，
不懂阿娘的寂寞。

我站在石桥上，四周
很静，只有蟋蟀在鸣唱。
远处传来一二声狗吠，使
夜更加空灵。天上一弯娥
眉月，似曾相识，唤起我
久远的记忆。那年七月初
七，月亮升起来后，阿娘

坐在河边，手里拿只针线箩。我和村里一
大群女孩，围着阿娘学做女红。阿娘说，
今天是乞巧节，小娘要比穿针、绣花、剪鞋
样……我使劲地捏着针，想把线穿过去，
可那只针眼实在太小，线又是软绵绵的，
怎么也穿不进，急得我把针扔进了河里。
阿娘叹着气说：“小娘咋能十只指末头并
拢！将来呒没人家抬（娶）侬去！”我哪懂此
理，还老三老四：“勿要别人来抬，只要阿
娘抬我去。”几个女孩在月光下“晒”自己
的手艺：绣花鞋面枕头套、盘纽、织带、婆

婆帽……我拿起这
样，放下那样，穿龙
灯似的奔来奔去。阿
娘做裁判，忘了她说
谁的手最巧，也不记

得谁得了第一。只记得阿娘摇头笑骂我：
“侬迭（这）只笨贼佬，将来啥人要！”我撒
着娇：“阿娘要，我就跟着阿娘！”。小小的
我，怎会懂阿娘有一天会走得不见踪影，
不会女红的我，再无处去寻会绣花做鞋的
她来帮忙！
夜，静悄悄。水，清幽幽，恍如昨日。

很多年未在故乡住过，今晚，坐在石阶
上，夜凉如水，人影皆无。我的眼前闪过
一幕幕童年往事，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
月儿弯弯照故乡，一切如旧：两只“老鹰
嘴”依然守卫着小村；洋房依然屹立在村
东头；纺织娘依然唱着歌；小河依然静静
地流……但是，所有的记忆已无法续同样
的梦，故乡将被连根铲除，我的灵魂再无
所依。抬头望，只有忧伤的月亮，远远地，
注视着这片土地，和我一样，无语凝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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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更生

过了二月就复职

（著名企业）
昨日谜面：言不由衷

（科普作家）
谜底：云无心（注：云，说）

不平的水
黄小平

! ! ! !他总感到单位对他
不公平，单位的领导对他
不公平，整天怨声载道，
唉声叹气。单位的一位前
辈主动接近他，常与他谈
心。“为什么池塘的水不
会流动呢？”前辈问。“因
为池塘的水是平的。”他
说。“为什么溪流里的水
会流动呢？”前辈问。“因
为溪流里的水是不平
的。”他说。“这么说来，水
流动，是不平产生的。”前
辈说，“水在不平的情况
下，它哀叹沉沦了吗？没
有！而是在不平中获取进
取的力量，前进的力量，
并在不平中一直走向大
海，接近大海，去拥抱大
海的壮阔和伟大。人在遭
遇不平的待遇时，应多想
想水，多学学水，你说
呢？”


